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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是第八个

“世界预防自杀日”，今年的

主题是“无论是谁，无论在哪里：全

球携手预防自杀”。记者从广州市

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了解到，

广 州 心 理 救 援 队 咨 询 热 线

（020-81899120）开通近三年来，共接

到 2.4 万余个心理咨询电话，其中

977个与自杀有关。

该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

广州市近年来自杀身亡的人士中，

35至44岁占比率最大。广州市脑

科医院副院长、广州市心理危机研

究与干预中心主任李洁分析，中年

人在工作、生活中都面临巨大压力

和挑战，应该对这类人群的心理状

况进行干预，让他们既能当好顶梁

柱，又能舒缓压力。

李洁提醒，市民在发现同事或

朋友有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要注

意与之沟通，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对

其支持，尽量改变其消极的想法。

如果情况严重，要建议其向心理咨

询师咨询，或由朋友代为咨询后，将

咨询结果告知患者或其家属。

据《羊城晚报》

“中国式自杀”引起广泛关注
自杀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高危人群多为35~44岁人士

今年以来，国内一系列自杀事件，曾引起

媒体、公众热烈的讨论。中国式自杀，第一次

作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进入人们

的视野。

生命只有一次，那么，有没有可能阻止这

种不幸发生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特别指出，不

是所有自杀都能预防，但大多数自杀是可以预

防的，而这正是我们可以做的。遗憾的是，到

目前为止，国内的自杀干预机制还很不健全。

专家呼吁，应当普及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加强

干预机构建设，降低自杀率。

在全球每年100万自杀身亡的人

群中，超过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学术

界曾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中国每

年超过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

杀未遂，自杀率为23/10万人，属于高

自杀率的国家。自杀成为我国人群第

五大死因。

但长期以来，中国的自杀问题并

未引起足够的关注，而转折点发生在

2002年。这一年，加拿大医生费立鹏

和他的中国同事李献云、张艳萍在国

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

《中国的自杀率：1995~1999》一文，引起

海内外的关注。其中高自杀率和特殊

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集中

的焦点。

在费立鹏的调查中，中国所发生

的自杀与其他国家有较大不同——在

这里，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5倍，女

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中国15～34

岁的青壮年人群中，自杀排在死亡原

因的第一位，而在北美国家，

自杀只是这个年龄段死

亡原因中的第三位

或第四位。

广 东 省 精

神卫生研究所

所长贾福军向

记者表示，费

立 鹏 的 调 查

数据在当时引

起轰动，不仅因

为这个数是美国

的两倍，还因为它

被国内外专家所普遍

认可。

从专家们的研究来看，农村的自

杀率远远高于城市。贾福军指出，农

村很多自杀者是服用农药或鼠药，农

村高自杀率跟农村地区农药的可获得

性很有关系。另外缺乏心理卫生知

识，比如根本不知道自己不高兴可能

是抑郁症，得不到治疗也有关系。

资深心理咨询师张蕴波也指出，

农村地区容易自杀的人是成年妇女和

老年人，这是因为他们相比其他人群

需要面对更多的压力与问题，但他们

往往又找不到情绪宣泄的出口，只能

压抑在心里，不断累积，终有一天量变

到质变。“其实在自杀前，会有许多的

征兆，只是人们不知道，所以不会去预

防和干预。”贾福军说，研究已经证明，

进行有效干预可以大大地降低自杀

率，像引致自杀的头号因素抑郁症，并

不是很复杂的病，完全可以治疗，但很

多人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2002年底，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

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费立

鹏担任执行主任，2003年，该中心开设

了国内首家自杀干预热线。此后，一

些地区先后成立自杀干预热线，目前

国内已开通15条这样的热线。

南京市心理危机干预志愿援助中

心主任张纯说，自己还未曾听过有针

对农村地区的自杀干预机构。像上述

15条热线，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

南京、深圳、广州等地。而一般性的心

理社会服务机构，如心理咨询电话、心

理咨询网站服务、面对面的心理支持

与咨询服务也多是集中在城市，农村

地区难以触及。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呼

吁，农村地区的心理危机干预不应该

是空白，政府应投入资源建立相关的

机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也表

示，中国心理卫生方面的资源本来就

有限，按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农村倾斜，

因而农村地区只能依靠国家去保障，

应把精神卫生健康纳入财政体系，进

行管理。

“我们快坚持不下去，事越来越

难办了，路越走越窄……”张纯向记

者沉重叹息。掐指算来，自2003年

11月28日拿到成立批文，他的机构

进行自杀干预已近七年，张纯深刻

领会到了这个工作的艰难：没

有经费、没有人才、没有法律保

障，“激情一两天还能维持，但

一次又一次被泼冷水，再高的

热情也被扑灭了……”

张纯说，中心注册的志

愿者大约有3000人，但日常

进行工作的志愿者、志工约

14人，自成立以来已经接了

2万多个电话，去年最少也

接了2400多个电话。他说，常年的

志工会支付很低的薪水，志愿者来

支援通常只是提供一顿午餐，即便

再精打细算，一年下来的经费少则

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经费完全靠

我个人筹措，越来越捉襟见肘，本来

每年‘世界预防自杀日’都要举行一

些宣传活动，宣传科学的自杀干预

理念，但今年因为经费问题，不得不

放弃。”

自杀干预，需要一定知识储备，

如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社会工作

等，但来中心进行志愿工作的大都

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一般的志愿

者，最长干不过三个月，三个月就是

心理承受极限了。想想一个人每天

接‘求死’的电话，心理得足够强

大。”张纯说，记得南京一位副师级

的退休军干，参加过抗美援朝，来中

心做志愿者，最后也不得不退下来，

顶不住。他自己每隔一段时间，也

要“闭关”，最长的时候是十几天。

最困扰张纯的是，自己从事的

工作，没有法律保障。张纯说：“到

目前为止，中国没有《自杀救援法》，

没有《心理危机干预条例》，心理学

工作者去从事自杀救援，无法保障

自杀干预行为的正当与合法性。”张

纯记得曾经接过一个电话，一对年

轻人要殉情，生前最后一个电话是

打给张纯，断断续续通话了近4个小

时。几天后，年轻人的家长找到张

纯，问张纯是谁，为什么最后一个电

话是打给他？张纯解释了一番，对

方质问道：“谁赋予你这个权利？我

要告你！”

“想过放弃，但每天都不断地有

电话打来找到我们，咬咬牙就又出

发了。”张纯说，“但我们危机干预中

心需要危机干预，需要政府给予支

持。”

惊心的统计数据

22 空白的农村干预

33 尴尬的志愿机构

44 高危：35至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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